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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磨练和军旅生涯
○王庭昌（1967无线电）

1961年秋，我从江苏苏州考入清华大

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被分到无706班。当

时国家经济正处于因难时期，清华的食堂

里甚至将发黑的山芋干当主食供应，但这

并没影响我们求知的热情。无706的专业

是半导体器件和物理，由苏联留学回来的

李志坚教授任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是

杨之廉。高以智、张健人、蒋志、沈延钊

等老师先后当过我们的班主任。在清华正

常学习的岁月里，我们受益匪浅：注重数

理化基础和工程实践的教学理念使我们毕

业后能较快适应并不熟悉的工作领域；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鼓励我

们勇于面对困难，并在实践中体会严以律

已、宽以待人的道德力量；“健康地为祖

国工作五十年”的体育锻炼目标使我们能

以强健的体魄去承担繁重的任务。母校清

华为我们踏入社会后能有所作为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我们衷心地感谢为此付出了大

量心血的老师们。

我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1965年秋天，我们按照“阶级斗争是一门

主课”的指示，放下了书本，离开了课堂

和实验室，与老师们一起奔赴北京怀柔

县北部的崎峰茶公社参加“四清”。“四

清”工作队由工农兵学混合组成，我与亢

老师被派到贫瘠的、还有猛兽出没的深山

区平甸子。在与贫穷落后而又勤劳朴实的

山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子里，

我第一次比较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

1966年，“四清”还没有完全结束，更加

猛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空前

绝后的“大革命”使母校遭受了重创。我

目睹了清华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被轰然拉

倒，目睹了校园内两派惨烈的武斗场面。

停课持续到1968年毕业分配。分配由工宣

队主持，不征求本人意见，不在乎专业是

否对口，快刀斩乱麻，十来天时间就将积

压了好几届的学生分配完毕。和国内许多

高校毕业生一样，有一大批人走向了边远

省份、基层工厂、油田矿山、军垦农场，

还有的到农村插队，下井挖煤……去“接

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是一段不堪回首

的历史，但在这种艰苦复杂环境的磨练

下，从这批人中走出了胡锦涛、吴邦国等

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

王
庭
昌
学
长



64 清华校友通讯

1968年秋，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在陕西

铜川爬上了敞篷的解放牌卡车，在翻越了

500多里黄土高原的沟壑和旱塬后，到达

了目的地延安。那时的公路还是土路，飞

扬的尘土使车上的乘客全身蒙上了厚灰，

只有转动的眼睛表示我们还有生气。在面

前展示的是与中学时代曾经憧憬过的未来

有着巨大落差的现实。当时并没有想到，

正是这种现实环境为我今后的人生提供了

难得的锻炼平台。

邓小平主持工作以后，解放思想、改

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使祖国大地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中华民族潜在的才智和能量

得到了爆发性释放的机会。

恢复高考制度后，1978年我从陕西通

过考试回到了清华，成为“文化大革命”

后清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也是1981年

在微电子所毕业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我的导师就是德高望重的李志坚院士，研

究生同学大多是清华的校友，从1965届到

1970届都有。经历了10年的社会实践后，

我们重新体会了久别的教室、实验室、图

书馆、学生饭厅和学生宿舍的氛围。三年

后，李院士让我留校继续做博士论文，争

取成为清华的第一批博士。但为了解决十

几年夫妻、孩子三地分居的问题，使我做

出了一个到现在也不知道是否正确的决

定：到军队去从事国防科研工作。尽管以

后的路还算顺利，但我心中始终有挥之不

去的内疚感，因为我辜负了李院士对我的

关照和期望。

光阴似箭，从1981年到现在，我在军

队里已度过了30个春秋。也许是由于我来

自清华，一直感到军队对我有更多的期望

和关心。进入军营不久，上级就将刚进

口的程控交换机交给我分析研究。这是用

当时非常宝贵的外汇买来的全国第一台程

控交换机。在那PC机还没有的年代，面对

这台从未接触过的设备，我运用在近十年

的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知识，以及后来在研

究生时期学到的微处理器原理，整天守在

这台程控交换机边上，反复进行测试和分

析，终于搞清了工作原理，完成了任务。

这项工作的成果为我军第一个程控教研室

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不久，上级又让我出

国，负责引进某军用装备。回国后我被派

到某军某师承担该军用装备的野战组网和

操作维护的培训任务。某军曾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因重创美军而威名远扬，我在这支部

队首次体验了英勇威武的野战军军旅生活。

后来，我获得了出国当访问学者的机

会。先在南京航空学院（现为南京航天航

空大学）学习并通过了英语出国水平考

试，后因出国目的地变更又在上海同济大

学学习并通过了德语出国水平考试，1988

年底到了属于西德的柏林技术大学。当时

的柏林由著名的柏林墙分为东西两部分。

我所在的研究所离柏林墙不远。当时在实

验室开展的微机械技术研究在国际上处于

领先地位，研究的目标是将传感器及其处

理电路做在同一芯片上。在清华微电子所

工艺线上的实践使我在这里很快就能上

手。德国教授让我从事硅片各向异性腐蚀

技术的研究，这是微机械技术的关键课

题。利用实验室里各种精密的、自动化的

实验设备，可以用穷举的实验方法求得最

佳腐蚀方案。我曾写信给李志坚院士，告

诉他我准备在这里做博士论文，因为这个

研究方向他肯定会满意的。就在这时，重

大的政治动乱发生了。1989年6月，国内

我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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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政治风波，同

年11月，在我身边戒备森严的柏林墙被推

倒了，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进了西柏林。

在这个国外许多中国留学生因此获得了绿

卡的特殊时期，向国内申请延长出国时间

读博士显然会引起误解，我决定按时回

国。德国同事问我为什么要回国，说中国

太穷了。我说出国的机会是国家出钱提供

给我的，我不能对不起国家，中国是穷，

正因为穷就需要回去出力，让它富起来。

这是我当时脱口而出的心里话，德国同事

对此实际上是肯定的。临走之前，有一

天，当我走进实验室，围坐在放着葡萄酒

和自制蛋糕的长桌两边的德国男女同事

们，一起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我这

才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他们用给我一个

惊喜的方式为我送行，我终生难忘。不

久，我从柏林出发，经莫斯科回国，坐火

车横穿了欧亚大陆，体会了西伯利亚大森

林的辽阔和贝加尔湖的壮美，我知道，这

种机会也是国家给我的。

回国后不久，我被任命为某研究所的

总工程师。在参与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

我没有放弃科研工作：由我负责研制的

“某专用集成模块”，运用当时国际上最

先进的微电子芯片设计技术，将原来需要

几块印制电路板才能完成的功能集成到一

小块芯片上，大大降低了整机的功耗，缩

小了体积，减轻了重量，提高了运算速

度，被广泛地应用到我军各种频段的无线

通信装备中，为实现军用无线通信的更新

换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面对未来战场

复杂的电磁环境，由我负责研制的“某试

验系统”已在我军某基地投入使用；我还

推动建立了以软件无线电为研究目标的

我军“某通信装备模块化技术重点实验

室”，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软件通信

体系结构”的多波段无线通信样机，并制

定了第一个有关软件无线电的国家军用标

准。由我负责完成的科研成果先后获得了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

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6项，专

利3项；在承担科研工作的基础上，作为

研究生指导教师，我还为军队培养了8名

博士，18名硕士；先后担任了复旦大学

（上海）的“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的

“战术通信抗干扰技术国防重点实验室”

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子学会通信分

会委员；与北方交通大学的李承恕、赵荣

黎两位教授合作，在国内第一次翻译出

版了软件无线电和智能无线电的奠基人

Joseph Mitola III的代表作《软件无线电体

系结构》。

在30年的军队生涯里，我依靠清华培

养打下的德智体基础，依靠军队提供的发

展平台，依靠与战友的合作，为我国的军

事现代化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军队

给了我许多的鼓励：我从营级起步，被培

养成了一名军级文职干部（文职1级）；

先后被评为“全军通信系统有突出贡献的

优秀科技人员”、总参科技创新工作站

“先进科技工作者”、解放军理工大学

“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被授予总参“人梯奖”；

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2007年6

月，为包括我在内的军人记功的中央军委

通令由军委主席胡锦涛签发，并在中央电

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

从我进清华到现在，50年过去了。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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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峥嵘岁月，感慨万千。我和上世纪60

年代进入清华的许多校友一样，在几十年

的风雨中，经历了艰难曲折而又值得回味

的人生，但强国富民始终是我们没有放弃

的梦。

在这海内外清华学子欢庆清华大学百

年华诞的历史性时刻，衷心感谢母校对我

的教育培养，衷心祝愿母校清华继续发扬

传统优势，立足国际前沿，再创新的辉

煌，向跻身世界一流的目标奋进，为培养

更多的栋梁之才，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

更大的贡献。

等高考通知与奔赴学校

1956年高考之后在家等通知是一段难

熬的时光，我成天呆在家中不想出门。有

时街坊邻居从门前路过，便询问我考上什

么学校，父亲的回答总是信心满满。一天

我正在帮父亲算账，入学通知书来了，一

看盖有清华大学印章的信封，当然高兴。

高兴之余继续算账，是简单的加减法，父

亲报数字，我打算盘，打了三遍，得出三

个不同的结果，父亲和我相视而笑，不再

算下去，因为我的心已经开始飞翔。

我立即回南通中学办了有关手续。联

络了考上北大、清华、北航的若干同学，

相约结伴同行。

当时清华在上海闸北中学设有联络

处，负责组织新生集体北上，可我们全然

不知。十来个踌躇满志的学生从上海乘慢

车，在南京、济南、天津连续中转，至8

月26日到达北京时，已经十分疲劳，正巧

当晚在大操场看朝鲜电影《侦察兵》，

一听到其中有火车的咯嗒、咯嗒响声就

想呕吐。

“未服从组织分配”

入学报到过程中，何东昌同志（时任

党委副书记、工程物理系系主任，后为国

家教委主任）召集部分新生在第二教室楼

一楼朝南教室开会。他说，为了发展核工

业，决定扩大工程物理系的规模。现从机

械和动力两个系抽调部分新生转系。审查

了你们的情况都是合格的云云。对于这突

如其来的情况，我思想上产生了矛盾。一

方而我理解这是学校的信任；另一方面，

由于前述的原因，我一心要报答父母养育

之恩，不能撇下他们一辈子投身大西北的

放飞岁月痕
○邹继生（1961机械）

邹继生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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